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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人格及其生存常态的突破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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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百年不孤》超越了乡土文学以倡扬或反思革命文化和阶级斗争为宗旨的乡绅形象塑造，采取融合革命历史与挖
掘生活内涵的叙事路径，展开乡土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在整体把握乡绅群体命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呈现乡土人文结构

和生活意境。作品将乡绅置于家族、乡族和国族共同构成的时代环节和历史细节中，探索和重塑其多面性，进而揭示乡绅的

价值持守和历史命运。小说以人性的视角发掘主要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思想转变和道德持守，有效地将作品意涵拓展到人

格探索和人性建构的层面；同时，小说深入挖掘生活细节，展示乡村日常情态，从而获得建构审美意蕴的深度和探索生活境

界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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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当代的乡土题材文学作品一向把作品
的政治意涵和观念立场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以

阶级立场、阶层分野和革命斗争作为叙述重心和逻

辑基点。乡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学中的特殊存

在，其依托宗族的绅权在传统社会一直作为一种非

正式权力，具有与依托国家的正式权力———皇权相

互平衡、相互牵制的作用。按照学者徐祖澜的说

法，这个阶层占据着知识、财富和身份三大核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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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其中知识是乡绅的表层显性要素，财富是深层

次要素和物质基础，身份则是根本性要素［１］。清末

废科举兴学堂的变革，阻隔了乡绅与皇权之间的直

接纽带，地方权力的失衡使垄断地方资源的乡绅权

力出现短暂的“无序扩展”［２］。及至封建帝制被推

翻之后，绅士阶层的形象从“四民之首”演变为“无

绅不劣”，乡绅作为封建主义的残留象征，成为国民

革命乃至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主要革命对象。

然而，正是这种看似分明的阶级属性和清晰的历史

命运，掩盖了乡绅群体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可发

掘性，使其形象被脸谱化和固定化。

少鸿的新作《百年不孤》打破了这一审美惯性，

作者以乡绅为表现主体，旨在历史与人性相融合的

审美视野中，塑造一个现代中国的乡绅形象，以此

反映中国乡绅命运。那么，与当代乡土文学中的乡

绅相比，《百年不孤》呈现的乡绅形象有何特色，作

品采取何种路径重现乡绅的历史命运、构筑作品的

审美意涵、发掘乡土文化的内在机理呢，笔者拟将

《百年不孤》置于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对乡绅题材的

审美表现中，探索其创作视角与审美意涵，以期获

得阐释乡绅题材和乡土文学内涵构建的新思路。

　　一　乡绅题材的文学呈现

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性存在，“乡绅”成为

现当代文学中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人物群体，对这

个群体的不同塑造方式，既宣示文艺创作与意识形

态之间的共构关系，又反映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中

对传统文化的省思。不同文学流派对“乡绅”的特

征和角色有迥然不同的建构。五四启蒙作家将乡

绅塑造成残暴的土皇帝和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以

此达到批判作为“绅权的意识形态基础”［３］的儒家

伦理这一主要目标，鲁迅《孔乙己》中的丁举人、

《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阿 Ｑ正传》中的赵太爷等
人物，便是这类乡绅形象的代表。以“描写地主对

于农民的剥削和地主阶级崩溃”［４］为原则的左翼革

命文学，则片面地把乡绅塑造为自私的地主和土豪

劣绅，竭力表现乡绅的顽劣和贪婪，这类文学塑造

以《倪焕之》中的蒋士镳、《地泉》中的王大兴、《清

明时节》中的罗二爷等乡绅角色为代表。这类作品

中时有因作家对乡绅文化缺乏认识，而出现“自我

消解的尴尬局面”［５］１０６。及至以“阶级斗争”为表现

重点的十七年文学时期，作家在强调反面人物“只

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的‘一半对一

半’”［６］，以及强调作家“应该深刻地来描写那些反

面的、敌对的人物形象，引起人民对于他们的仇恨

和警惕”［７］等文艺政策的引导下，着重表现乡绅与

农民完全对立的阶级属性，脸谱化地将之塑造为

“劳动人民的复仇对象”［８］，代表形象包括《李家庄

的变迁》中的李如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钱文

贵、《红旗谱》的冯兰池等。而新时期小说以“新乡

绅”的概念来形塑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体制下的民间

权威，概念本身即反映新旧乡绅在社会角色和权力

运作上的相似性，旨在表现在经济改革中乡村社会

权力结构的时代特点和历史继承性，这类新乡绅的

代表形象包括《羊的门》中“一半是人一半是神”的

呼天成、《古船》里的赵炳，以及《苍生》中蜕变成

“土皇帝”的乡绅邱志国。纵观这些批判性作品，乡

绅被定型为应该被打倒的对象，作者往往忽略乡绅

的思想和生活细节，对其人性和人格建构缺乏深入

描写。除了批判性的形象塑造，２０世纪以来的文
学作品也曾出现两次正面描写乡绅的潮流，体现了

作家对彻底否定和全面摧毁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

和回应。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的民族文化反
思思潮中，自由主义作家笔下的乡绅代表着乡土中

国的文化精英，展示了“乡土中国的文化本质———

‘人和’思想在民族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

用”［５］１０７。《江南风景》里的伍老先生、《边城》中的

顺顺以及《生死路》中的柳二爷等人物，都代表这类

传统儒绅形象。这些形象不仅体现乡绅阶层的道

义传统和伦理责任，也折射出自由主义作家在面对

传统乡土文化日渐崩溃时的怀恋与伤感。而１９８５
年前后出现的寻根文学，亦在反思“文革”创伤的语

境下，通过突出和肯定乡绅的积极意义，重新审视

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合理性，《白鹿原》中气质超然的

思想者朱先生和入世儒绅白嘉轩即为代表。

由此可见，不论作家顺应文艺政策抑或反思传

统文化，对于乡绅的文学表现都承载和反映着文学

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乡绅的文学形塑也因此

具备了超越文艺审美的价值，成为审思传统文化、

把握民族历史脉络以及理解乡土中国想象的关键

路径。面对驳杂的乡绅形塑，我们可以发现，站在

什么立场来认识这个群体、怎样从宏观历史与微观

个体的双重层面理解乡绅的复杂面相，成为解读乡

土中国的关键问题。

在此文学背景下，少鸿的《百年不孤》显示出独

特的学术探讨价值。作者选取一种融合革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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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挖掘生活内涵的叙事路径，来展开以岑国仁为中

心的乡土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力求在整体把握乡

绅群体命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呈现乡土人文结

构和生活意境。作品既超越以阶级对立和政治立

场为重点的意识形态叙事模式，也融合作者自身家

族经验，将乡绅置于家族、乡族和国族共同构成的

时代环节和历史细节中，探索和重塑其多面性，进

而揭示乡绅的价值持守和历史命运。小说一方面

以人性的视角发掘主要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思想

转变和道德持守，另一方面深入挖掘生活细节、展

示乡村日常情态，从而获得倡扬美好价值的深度和

建构生活境界的广度。

　　二　人性发掘的视角与人文关系的探索

《百年不孤》的历史跨度从民国延伸到新世纪

之初，以岑氏家族三代为重心，呈现乡绅在近百年

历史中的人生和命运变迁。作者着重表现乡绅群

体的正面品格，以此呈现这个被扭曲群体的“德”与

“善”。这一价值定位和创作目标表明，作者的理性

关注点，在于突出乡绅的道德原则和正面形象。然

而，在人物精神塑造、性格刻画方面，《百年不孤》并

没有以直接讴歌的方式呈现人物正面品格，而是展

开了一部人物思想成长史，从而深入地发掘人情人

性以及乡土人文关系。

首先，《百年不孤》把政治性活动转化为生活内

容来表现，从而使描写重心自然地转向人物的人格

品质、性格特征和思维逻辑，这样既拓展了作品的

生活和人性展示空间，也呈现了更具人情美的乡土

人文关系，使作品区别于其他主旋律式的乡土题材

小说，获得更为深广的审美意蕴。

作品关于乡绅如何定位自我身份这一问题的

表现，便是一个显例。《百年不孤》突出展示乡村知

识分子的农民身份与乡土归属，从而撑破了以阶级

对立为表现重点的文艺表现惯性和美学价值逻辑。

小说细致展开了岑国仁努力融入农民生活的过程，

他不但没有以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来标示个人优

越感，而且运用文化优势来实践德善观念，其生活

细节和思想演变，体现出乡绅一直寻找和坚守其与

普通乡民在日常生活和价值逻辑中的共同基点。

《百年不孤》将乡绅阶层的命运置于波澜起伏

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中进行考察，必然需要呈现在意

识形态变革中乡绅与农民两个阶级的对立，但从整

体上看，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作品突出的是农民与

乡绅之间的和谐与融洽。小说既重点描写了乡绅

办育婴堂、开义仓、接济农民等义举，又屡次描写农

民请乡绅做中人、建议岑家出售土地以避免批斗、

在批斗中也对岑家乡绅手下留情等细节。这些情

节设置有效地完成了作品的双重文学传达：在乡绅

形象塑造上，作品既直接表现乡绅的“德”与“善”，

又通过乡民的信赖和尊重，进一步突出乡绅以德服

人的精神形象。农民对乡绅的同情、尊重乃至爱

护，使针对乡绅阶级的斗争呈现出以人情和人性为

基点的乡土斗争形态。而在作品内蕴传达的层面，

这种克服矛盾对立的和谐状态，以及以人情为基础

来淡化和消解矛盾的处理方式，恰恰呈现出乡村社

会的人情美。作品并不纠缠于乡绅阶级与农民阶

级的政治立场，而是转而充分发掘乡绅及乡民在人

性价值和行为抉择上的内在情理，从人性人情的视

角拓展了对乡绅和乡土历史变迁的审美理解。正

是这种巧妙融合意识形态与乡村人文普适价值的

创作思维，使《百年不孤》对乡土人文关系的把握更

为细致真实，从而具备更为深远的审美境界和文化

意义。

其次，在人物精神境界的定位和判断层面，《百

年不孤》没有固化乡绅的精神世界，或者静态化地

赋予人物崇高而稳定的思想境界，而是通过细致刻

画其个体性情和日常生活体验，动态地展示人物的

原则和价值变化过程。换言之，作品叙述了乡绅的

精神成长史。

主要人物岑国仁的精神成长过程便是一个典

型。这一过程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乡村生活经验

的积累与为人处世的成熟。岑国仁从不知道怎么

当农民，到放牛砍柴、逐步适应乡村生活，从第一次

做木材生意被压价的笨拙和迷茫，到不自觉间能提

出“存钱还不如存实物”［９］２３６的生意策略，作品细致

展示了他在日常生活历练中的成长过程。在此过

程中，作者屡次触及了乡绅身份和阶层差异等问

题，细致地呈现乡绅的自我身份界定的转变过程。

其二是道德观念的自觉与精神境界的持守。岑国

仁为清乡运动书写文书而产生近乎杀人的愧疚，故

而逃官。这与其说是他的善良使然，不如说体现的

是他偏软的个性与朦胧的是非观。随后一段迷茫

而无措的乡土生活描写，更加显示出他的个性弱

点。而当他经历了办育婴堂、开义仓赈灾民、为龙

舟赛做中劝架等一系列历练之后，当初朦胧的善意

才逐渐转变为自觉的德善意识。他在困难时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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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并救助曾经失手害死母亲的廖光忠，多次为乡亲

舒厄解困，体现出对“德”与“善”原则的持守。如

此一来，《百年不孤》不仅呈现乡绅美好的人格特性

和道德原则，而且动态地展示乡绅人格和品德的形

成过程，从而使人物个性与精神品格具有更丰满多

元的审美魅力。

再者，在人物形象塑造层面，《百年不孤》屡次

描写由于家庭意识而产生的“落后”政治观念和因

个性特点而导致的人物性格缺失，这与作者塑造乡

绅正面形象的人物定位存在反差。岑励和岑国

仁两代乡绅对革命的理解及其缺乏革命热情的表

现，就是突出的例证。作品多次揭示两代乡绅“家

庭重于革命”的思维逻辑。例如母亲埋怨儿子岑国

义、岑国安参加战争而几乎错过父亲寿辰；岑国仁

在东北沦陷的背景下，仍反对儿子唱戏支援抗战；

岑国仁对有志于共产主义革命的三弟岑国安，直言

“我不关心那些主义之争，我只在意家人的安

危”［９］２０８。这些都体现出两代乡绅以家庭为重心的

思维逻辑。此外，岑国仁出资助杨霖解困并带其躲

避追捕，是出于爱慕之情，而非理解或追随其革命

理想。笔者认为，作者刻意弱化人物政治思想境

界，而注重展示其家庭观念和个人情感的人物塑

造，正是《百年不孤》有别于其他乡绅题材小说之

处。这些思维逻辑和具体行为，恰恰体现了一个乡

绅家族的宗族伦理和乡土本色。作者通过突出情

感因素在人物现实抉择和价值判断中的重要性，塑

造了更真实而生动的乡绅形象。

另一方面，作品也不刻意避开正面人物的行为

过失和性格缺点。作品的前半段屡次描写岑国仁

在面对爱情、自身前途以及时局变化时的怯懦和迷

茫，不断提及他在婚后依然对少年心仪对象保持着

秘而不宣的留恋与关注，并描写了他与堂嫂林小梅

的情感纠葛和出轨行为。岑国仁重遇廖光忠欲报

杀母之仇、举起岩块而不敢砸下的细节，虽然展现

了他厚德宽恕的品格，但也体现出他个性上的软

弱。小说的其他人物同样是正面品格和个性瑕疵

兼而有之。作者既表现共产党员杨霖对革命事业

的执着追求，也描写她对岑国仁的感情利用。而作

为生于乡绅家庭但长于革命环境的代表，岑佩琪对

革命理想坚定不移，但这种坚定在举报家人时却显

得冷酷无情且有违孝道。这些正负因素兼有的人

物形象表明，作者放弃了“光环式”的人物构建，而

选取了人性探讨的路径，更加真实地表现了各个人

物性格的层次性和人生抉择的复杂性，这为作品平

添了更为丰富的人生意味。

　　三　日常机理的呈现与“生活境界”的建构

《百年不孤》不仅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对乡绅形

象进行重新塑造，其日常生活话语建构也进一步拓

展了作品的意义构建基础。作品虽然以宏观的革

命历史事件为关注点和情节推进线索，但在具体的

叙事中，作者却将宏观历史内涵放置在次要地位，

转而关注乡村生活的日常性，并细致入微地描述生

活样态。于是，作品在叙事框架层面，显示的是国

族、乡族和亲族三个维度下乡绅的历史命运；而在

乡土生活的文学呈现层面，则以人文关怀的视野呈

现了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情态。作品在乡绅历史命

运书写的框架中，打破了意识形态化的叙事结构，

以细致丰满的生活细节和日常情态，构建了关于乡

绅生命历程的生活境界。

在乡土变革的审美呈现层面，《百年不孤》对日

常生活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的体察，将时代变革

和历史走向融入了真实可感的乡村生活中。

如果按照主题集中的创作原则来衡量，《百年

不孤》的作品节奏和情节开展不免有些“松散”，甚

至因为干扰叙事节奏而弱化了作品的内涵传达。

作者充分展开乡土生活的描写，使作品包含了大量

与“乡绅历史命运”这一叙事主线逻辑联系并不紧

密的情节，以及看似不必存在的人物，比如国英失

忆和日本兵闯入这样的情节。但这些看起来弱化

波澜的艺术处理，恰恰是乡村生活情态的真实反

映，使作品完成了百年历史变化与人物日常生活的

交织结合。例如，通过国英失忆后重返岑家的描

写，暗示文夕大火的影响；通过岑佩瑶上学读书和

当教师的描写，反映了女性社会角色和自我期待的

变迁；而抗日战争这样重大的历史背景，则是通过

岑国仁在双龙镇看到飞机以及几个日本兵偶然经

过扰乱龙船比赛的情节来体现。这些情节表明了

作者的生活立场，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小乡村在历史

变迁中的位置。双龙镇既不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也

不可能处在战争、革命和现代化的洪流之外。作者

构筑了乡村的生活情态与多元人性，展示了乡土社

会自为自在的完整性，进而把这个微小的社会单位

编织入国家巨变和民族历史的大环境，探索乡土社

会以及当中的人在历史中的处境。此外，作品也不

断呈现双龙镇的乡村生活形态与人生景观。为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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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祝寿、黄唯臻制作擂茶等情节，体现了日常生

活的温暖和人情味；岑国仁养牛放牛、做木材生意、

村民举行龙舟赛等细节，则细腻可感地揭示了乡村

生活的基本形态与特性，丰盈了文本的历史现

场感。

在文化元素选择层面，《百年不孤》充分发掘各

种乡土传统文化元素来进行审美构建，既展现了乡

村民俗的丰富性和文化意涵，又使文本超越政治文

化局囿，具备历史叙事框架之外的田野价值和审美

境界。

作者善于在情节的推进中自然地融入乡土文

化元素，以写实性的艺术手法，表现出对乡土文化

和乡村民众的关注，成功构建了《百年不孤》的民俗

特色和地域特色，深化了作品的生活实感与生活境

界。开秧门、合长生等乡村习俗，以及花面狸、倒路

鬼这些具有民间传说色彩的环节，都体现了朴实而

灵动的民间生态话语和乡土社会文化特点，使作品

具备了更为广阔的审美艺术空间和精神境界。此

外，岑国英出嫁时的哭嫁风俗、国英失忆之后的喊

魂情节，也生动地展示了湖南乡村的风俗习惯及民

众的生活景观。这些文化元素既体现了作者对民

间生态和精神气息的深入了解与纯熟掌握，也有力

地拓展了文学作品对乡土文化的挖掘与审美呈现。

不过，作品在情节和人物关系的把握上也有未

充分展开之处，例如，作品前半段用了一定篇幅铺

垫的土匪马氏族谱和岑国安被毒害事件，在后半段

却未充分地解释和跟进有关情节。另外，作品对乡

土社会权力结构变化的发掘也不够深入，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作品思想力度的欠缺。

总体而言，《百年不孤》超越了乡土文学以倡扬

或反思革命文化和阶级斗争为宗旨的乡绅形象塑

造模式，有效地将作品意涵拓展到人格探索和人性

建构的层面，并始终保持着弘扬崇高品格的精神内

涵；同时，作品成功构筑了乡土生活的审美深度，呈

现了深广的人文精神和生活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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